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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化的“日常生活”叙事
——沈从文小说创作论 □田建民 邓招华

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构筑了一个独特的文
学王国。在这个艺术王国里，以其故乡湘西为背
景的乡土文学作品占据着最显赫的地位。沈从文
正是通过描述湘西风土人情来表现诸如生与死、
爱与欲、永恒和变化等普遍性问题而获得文学声
誉，并奠定了其重要的文学地位。与当时的主流
文学强调政治性，关注社会的群体性和阶级性，
力求通过社会分析而探求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
规律性，追求全景式史诗创作的宏大叙事不同，
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关注的是生活的偶然性和
个体的人性，描绘的是湘西边区的日常生活形
态，将日常生活现象赋予了颇具诗意的内涵。这
种富于诗意的形象创造，使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在
最根本的意义上成为一种诗意化的“日常生活”
叙事，多数作品具有浓郁的田园诗特色。

一
尽管已经生活在城市，并且成为一个以写作

为生的现代知识分子，沈从文却一直自称为“乡
下人”：“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豪无骄
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
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
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
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情照例十
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
成为‘傻头傻脑’。”（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
代序》）这自称的背后体现着一份真诚而执著的
自信，也隐含着沈从文心智活动中永不枯朽的一
个独立精神资源，即从湘西的乡间生活中找寻能
够赋予人们以生命力量的淳朴纯真的感情。由
此，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创作在乡间日常生活的叙
述中，呈现出一个田园诗般的文学图式。

《雪》是沈从文早期的一个作品，故事的内容
淡到几乎没有，然而雪景的美丽，打猎的想象，叔
远与“我”偷吃栗子，以及叔远娘对“我”无微不至
的照顾等描述，无不在乡间日常生活中呈示出一
个淳朴、善良的诗意世界。在这里，吃穿几乎是生
活的全部，也正是在这两方面（叔远与他娘一直
为“我”准备好吃的，并在下雪夜给“我”添毯子），

“我”切身感受到一种至真的人情美。《牛》是乡土
劳作的一首略带忧虑的抒情诗。土地、生产是乡
土世界的中心生活事实，而就在春耕的黄金时
期，一向惜牛如命的“大牛伯”在气头下一榔槌敲
坏了小牛的后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选择之中。
作品以拟人化的笔调，抒写了主人与牛惺惺相惜
的命运感。如当大牛伯“看到牛一瘸一拐的向前
奔时，心中到底不能节制自己的悲悯，……他也
像做父亲的所有心情，做错了事表面不服输，但
心中究竟有点过意不去，于是比平时更多用了一
些力气，与牛合作，让大的汗水从太阳角流到脸
上”。而晚上，这牛“梦到它能拖了三具犁铧飞跑，
上山下田，犁所到处土地翻起如波浪”，牛大伯则

“梦到用四床大晒谷簟铺在坪里，晒簟上新荞堆
高如小山，抓了一把褐色荞子向太阳下照，荞子
在手上闪放乌金光泽”。作品在拟人化的叙述中，
既呈现了乡土生活的喜怒哀乐，也细腻地刻画出
大牛伯等乡下人的忠厚和善良。

《三三》中的“三三”在碾坊、小溪、清潭之间
成长，“吃米饭同青菜、小鱼、鸡蛋过日子”，日常
生活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她也在日常生活中寻找
快乐。捉蝈蝈、纺织娘玩，煨栗子吃，饲小鸡，观钓
鱼，看狮子龙灯等日常事件带给三三无尽的乐
趣。在这里，人的生活与自然生活节奏统一，和谐
共存。生长在这个自足恬静的世界里，三三从外
表到内心都姣好无比，童真、质朴、恬静。三三的
语言也富于童趣，天真、自然，与其生活的世界相
协同。当堡子的管事先生让城里来的小生做碾坊
主人，并笑道成天有新鲜鸡蛋吃的时候，三三在
心里说道：“你要我嫁你，我才偏偏不嫁你！我家
的鸡就是成天下二十个蛋，我也不会给你一个
吃。”三三的行为、语言等都表征着一种自在、健
康的生命形态。来村里养病的白脸小生尽管勾起
了三三对城市繁闹生活的一丝憧憬，甚至开启了
三三内心深处朦胧的情感，但随着他的病亡，三
三的生活很快又回归平静。在这里，故事的发展
似乎是无时间性的，或者说跟一种现代性意义上
的时间观念没有什么关联，正如“三三先是眼见
爸爸成天全身是糠灰；到后爸爸不见了，妈妈又
成天全身是糠灰……于是三三在哭里笑里慢慢
长大了”，时间在三三的世界中是不重要的。城里
人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三三平静的世界，
让她朦胧地感觉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城市生活的
时间之维，但随着城里人生命的消逝，裂开的时
间缺口马上封堵上了，三三又回归到自足、宁静
的生命状态。作品也以乡间这种健康、自然的生
命映衬出城市人生命不健康的一面。可以说，作
品通过宁静、自足的乡间生活，乡村民俗的自然
美，淳厚的人情美，烘托出一种至真至纯的田园
诗的世界。

这样，与“五四”以来重在表现乡村社会的压
迫和不平，挖掘愚昧、落后的民族精神创伤的主

流的乡土文学不一样，沈从文在湘西乡间日常生
活的描述中，呈现的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健康的生
命形态。在《船上岸上》中，沈从文从一个卖梨的
老妇人身上，颂扬了乡下人朴实、不懂欺诈的一
面，并由此贬斥了城里所谓善人、道德家们的虚
伪：

为什么乡下同城里凡事都得两样？为什么这
妇人不想多得几个钱？城里所谓慈善人者，自己
待遇与待人是——？城里的善人，有偷偷卖米照
给外国人赚点钱，又有把救济穷人的棉衣卖钱作
自己私有家业的。这人也为世所尊敬，脸上有道
德光辉，因此多福多寿。乡下人则多么笨拙。这诚
实，这城中人所不屑要的东西，为什么独留在一
个乡下穷妇人心中？良心这东西，也可以说是一
种贫穷的原素，城市中所谓道德家其人者，均相
率引避，不愿真有一时一事纠缠上身；即小有所
自损，则亦必张大其词使通国皆知其在行善事。
以我看，不是这妇人太傻，便是城市中人太聪明
能干！

由此，沈从文对湘西乡间生活田园诗般的叙
述，并不是对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古朴社会的
简单迷恋，而是在乡土、城市两相对峙的精神格
局中，以乡土日常生活的呈示，抒写一种健康、美
丽的生命形式。

《柏子》是湘西边区淳朴而自在的生命形态
的艺术呈现。在水上漂流了一个月后，水手柏子
随船上岸，走进了情人的房间，辰河岸边吊脚楼
上一个妇人的房间，妇人也算好了日子正等待柏
子的到来。柏子“把自己沉浸在这欢乐空气中，忘
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当返回船上
的时候，“他想起眼前的事心是热的……这时妇
人是睡眠了，还是陪别一个水手又来在那大白木
床上作某种事情，谁知道。柏子也不去想这
个……妇人的笑，妇人的动，也死死的像蚂蝗一
样钉在心上。这就够了。他的所得抵得过一个月
的一切劳苦……以后也将高高兴兴的做工，高高
兴兴的吃饭睡觉，因为今夜已得了前前后后的希
望”。这种不受任何羁绊的自由生命形态，是充满
原始蛮力又不失美丽的乡间生命形式的一个象
征。作品中的柏子、妇人不仅是特指、单数，也可
以解读为泛指、复数，小说的叙述也轻易地在两
者之间进行着转换：

酒与烟与女人，一个浪漫派文人非此不能夸
耀于世人的三样事，这些喽啰们却很平常的享受
着。虽然酒是酽洌的酒，烟是平常的烟，女人更
是……女人则帮助这些可怜人，把一切穷苦一切
期望从这些人心上挪去。放进的是类乎烟酒的兴
奋与麻醉。在每一个妇人身上，一群水手同样做
着那顶切实的顶勇敢的好梦，预备将这一月储蓄
的金钱与精力，全倾之于妇人身上，他们却不曾
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

在这叙述的转换中，小说成为柏子们、妇人
们那种原始、自在的生命形态的象征性呈现。《雨
后》是四狗与情人约会的一个速写，不识字、不懂
诗的四狗依然把“雨后”的约会弄得有声有色，富
于诗意，成为一种自由、健康的生命形式的本然
体现。作品中的民间情歌也贴切地将一种粗野而
不失率真的爱情氛围渲染出来。

如果说爱情是田园诗世界的一个中心主题，
沈从文在这里展示的是原始而质朴的爱情，以及
这牧歌情调背后一种自在、健康而不失美丽的生
命形式。而《边城》则是一曲微带忧郁、感伤的情
感之歌。翠翠与三三一样呼吸着青山绿水的灵性
气息而成长，怡然自得的享受四时八节的古朴民
俗，于日常生活中寻找生活的乐趣，与爷爷相依
相伴，摆渡送客，在自足、恬静的世界中悄然长
大。“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
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
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
小兽物。人又那么乖……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
不发愁，从不动气。”翠翠俨然是乡间宁静、自足
的生活世界中自在自为、淳朴善良的生命样式的
典型象征，处处展现着生命的自然、健康和美丽。
时间维度的印痕在作品中是不明显的，天真未凿
的少女翠翠似乎也一直难以真正进入成人的世
界。这种纯洁无邪少女形象既寄寓着作者的审美
理想，也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牧歌情调。作品的后
半部则在翠翠、天保、傩送之间演绎了一出愁绪
缥缈的情爱故事。然而在这人性皆善、“天人合
一”的生活世界里，这份情爱的忧伤不是来自社
会制度以及文明的梗阻，更多出于一种阴差阳错
的人事命运，呈现出一种忧愁的境界。正如作者

所说：“美丽总使人忧愁”（沈从文《水云》），作品
也由翠翠美丽的生命形式导入对人性的思索，

“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
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这样，作品“在生命形
态的悲剧中发掘的不是残酷而是优美”，“一种化
外之境的生命形式，组成一首曲终奏雅的人性抒
情诗”（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这样，尽
管夹杂着淡淡的忧伤，《边城》依然不失为一首田
园诗般的牧歌杰作。

二
沈从文以湘西乡土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创作

呈现出一个田园诗的世界。“与‘田园诗’对立的
世界是所谓的‘历史时间’以及由‘历史时间’这
一概念派生出的诸如‘现实主义’等等现代性范
畴。”（李杨《50-70 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
田园诗世界是与现代性的历史时间观念不相吻
合的，也与这一观念派生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叙事
有相冲突之处。因为“文学中乡土性的最根本的
原则就是世代生活过程与有限的局部地区保持
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原则要求复现纯
粹田园诗式的统一……这里不存在广阔而深刻
的现实主义的升华……脱离了历史的前进，甚至
同历史的进步对立起来”（巴赫金《巴赫金全集》
第 3 卷）。而发源于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叙事首
先跟一种线性的、进步的现代性时间、历史观念
密切相关，正是这种现代性的时间、历史观念使
现实主义文学叙事突破了田园诗的空间化的世
界。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中的“田园视域”显然与
现实主义文学叙事背后进步的线性时间观念相
冲突。在《湘行散记》中，沈从文如此描述湘西人
们的生存状貌。这种生活世界跟线性的、进步的
现代性时间、历史观念无关。沈从文湘西题材小
说即是对这种几近静态的循环的生存样态的把
摸与呈示，这种田园诗世界跟现代性的历史时间
不相关，或者说不进入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在这
个意义上，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不隶属于现实
主义的文学范畴，而是具有显明的传奇小说色
彩。如有研究者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并不限
于现实主义的文学模式”，其湘西题材小说即隶
属于传奇小说范畴，“沈从文写的传奇小说弥漫
着一层神话传奇气氛……把苗民部族从普通社
会中分离出来，确认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赋予他
们以人性。”（金介甫《沈从文传》）沈从文这种田
园诗般的传奇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一个重大的
差异即在于对时间-历史观念的不同理解。传奇
小说背后是一种空间化的时间-历史观念：“各
种现象的偶然性共时和偶然异时性，都不可分地
同空间联系着”。（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 3 卷）
现实主义小说体现的则是一种线性的、进步的时
间-历史观念，背后充塞着必然性的历史观。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传奇小说是一种表现生活中

“偶然性”的小说，而现实主义小说则是反映生
活、历史的“必然性”的小说。并且，“以现代的‘必
然性’排斥和压抑传统的‘偶然性’是现代历史展
开的一种基本方式。”（李杨《50-70 年代中国文
学经典再解读》）

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
造我》这篇论及自我创作的文章中，沈从文如此
阐述自我的生命认知：“我们生活中到处是‘偶
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
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
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
命运，决定他后天的命运。”而包括小说在内的文
学创作于沈从文即是对此种生命认知的把摸，

“什么是偶然和情感？我要做的事，就可以做。世
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
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
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而沈从
文的湘西乡土小说创作即是在日常生活的“偶然
性”的体认中，抒写一曲人性的抒情诗。《三三》

《边城》等作品，在乡间日常生活的叙述中，呈现
出一种自在、优美而又不无凄婉的生命形式。这
里没有现代性的必然理念对人与事的掌控，然而
就在日常生活的“偶然性”中却透露出一种人事
无常的命运感，令人哀婉而惆怅。《三三》中，城里
人偶然地闯入了三三的世界，并打破了三三生活
世界的平静，引发了一丝淡淡的忧愁。《边城》的
情爱忧伤来自于生活的偶然对人的捉弄，由于祖
父、翠翠、天保、傩送等人之间的一点人事的不协
调，生活中偶然的事件引发的一些误会，这些生

活在自足宁静的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并没有收获
一份美满的爱情。作品的结尾也是充满“偶然性”
的开放结局：“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
天回来！”人事无常的缥缈愁绪弥漫于作品之中，
也将作品提升至一种诗的境界。

或许正如沈从文所述：“‘偶然’间一时浸入
我生命中的东西，含有一种神性，即对于一切自
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
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生命的庄严。……然而
人若保有这种情感时，却产生了伟大的宗教，或
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艺术品。”（沈从文

《水云》）以《边城》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作品正是沈
从文“保留这些‘偶然’浸入一个乡下人生命中所
具有的情感冲突与和谐程序。……在充满古典庄
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
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沈从文《水云》）的文学结
晶。

这种充斥“偶然性”的田园诗世界显然与现
代性的时间-历史观念无关，也与现实主义的文
学叙事无甚关涉。现实主义的文学叙事对空间化
的田园诗世界的突破，正是以“必然性”的现代理
念对传统的时间-历史观念进行暴力性分割而
完成的。譬如，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推崇现实主
义的文学叙事，以茅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创
作力图摆脱个人性的、日常化的视角，从而获得
一种超越性的历史视角，使小说成为历史进程的
客观再现，即在小说叙事中让历史本身发言。所
谓史诗性的内涵、客观的叙述等即是这种追求的
表达与体现。然而，这种历史进程客观再现的艺
术追求依然有显明的观念性、分析性成分作为支
撑，与一种马克思-黑格尔式的历史观紧密相
联。在茅盾等左翼小说作家看来，“只有当小说再
现被组织起来，表现一种在严格的科学原理指导
下连贯的世界观时，它才能深刻全面地反映社
会。”（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在这里，“科学
原理指导下连贯的世界观”自然是脱胎于黑格尔
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历史观。这样，左
翼文学阵营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尽管力图客观
的再现历史，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作为其支撑的
观念系统之中。并且，在马克思-黑格尔式总体
性历史观念的投射之下，小说中的人物描写、情
节设置等也很大程度上成为演绎历史进程客观
规律的一个艺术表征，体现出历史必然性的宿命
论色彩。如在《子夜》的叙述中，吴荪甫的失败正
在于他无力全面理解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在这种叙事法则之中，个人性的、日常化的生活
以及偶然性的事物没有独立的价值，取而代之的
是集体性的、历史化的现实以及必然性的规律。

如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自从上个世纪二
三十年代起，左翼革命文学阵营一直批判沈从文
的小说缺乏现实性及现实意义。沈从文的小说创
作尤其是湘西乡土小说的创作是对日常生活的

“偶然性”的把摸，而左翼革命文学推崇的现实主
义小说则是对现代“必然性”历史观念的确认与演
绎。这其间的社会历史的认知观念冲突显而易见。

三
不过，沈从文笔下的田园诗世界跟现代性的

历史时间不相关，并不意味着沈从文的小说创作
游离于中国的现代性历史进程，于中国的现代性
历史进程无甚意义。相反，这种田园诗镜像的呈
示，为人们反思现代性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无可
替代的心智维度。即以乡间自在生命形式之“常”
来映衬现代社会历史发展之“变”，从人性的维度
观照、审视乃至质疑中国的现代性历史进程。这
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独特价值所在。

沈从文早期的小说也多有讽刺现实之作，如
《棉鞋》《公寓里》等作品有着对不平等、糜烂等社
会现象的犀利批判，甚至文体上也有一种凌厉浮
躁之风。1928年的《阿丽思中国游记》是这种创作
及文风的集中体现。以致夏志清认为这部作品

“痛骂国人，不留情面，较之鲁迅，有过之而无不
及”，并将其作为论证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精
神的一个典型个案。作为一个中国现代作家，沈
从文自然无以摆脱这种感时忧国情怀。不过，沈
从文也很快从这种直面批判、凌厉浮躁之中摆脱
出来，在小说创作中发掘出一个田园诗般的湘西
世界。在湘西乡土生活的叙述中，一种自在淳朴
又不失健康美丽的生命形式得以呈现。并且，在
沈从文眼中，湘西边区原始的、自然的、质朴的生
活方式与生命形式于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乃至
中国社会的腐败、堕落不失为一种精神及情感上

的疗救。这样，湘西边区充满牧歌情调的生命形
式成为沈从文抵抗社会溃败、人性失落的珍贵精
神资源。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并非无关于中国的现
代性历史进程，其小说创作的牧歌情调、田园气
息、诗意化叙事等等艺术特征也并不是对这个历
史进程的逃离与回避，而是直面这个历史进程所
做的一种艺术的转化与升华。

在这牧歌般的文学世界中，人性探索的维度
是其艺术法则的中轴所在。正如作者所说：“这世
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
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
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
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
性’。……受得住风雨寒暑，受得住冷落，幸而存
在，后来人还需要它。”（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
选〉代序》）这样，小说创作中蕴含着沈从文对人
性的探索与考量，并且，通过一种自在自为的优
美生命形式的创造，沈从文发掘着人性美的价值
和力量，以此作为对轻率浮躁、腐败堕落的中国
社会的一种美学抵抗及精神拯救。

《会明》讲述的是军营生活的故事，然而伙夫
会明的思想与行动却淳朴而平凡，以伙夫的身份
在军队里消磨了十来年，心安理得地做着自己分
内的事情。别人常常戏弄他的“呆处”，他也不以
为意，照例抽他的旱烟，做他随军开发大西北的
梦想。甚至在战争的间隙，孵养起了一群小鸡，对
这些小生命倍加呵护。作品最后写道：“他喂鸡，
他细心的料理它们，多余的草烟至少能对付四十
天，他是很幸福的。六月来了，这一连人没有一个
腐烂，会明望到这些人微笑时，那微笑的意义，是
没有一个人明白的。”在这微笑里，蕴含着一种淳
朴的人性力量。

这种生活的智慧与生命的自然纯真，在沈从
文另一类小说中有着集中而醒目的表达。这些小
说的主人公为一些饱经风霜，超然生死，已不为
世间喜怒哀乐所动的老人，在他们超然物外的生
命形态中体现着一种高贵的人性力量。《黔小景》
中，一位老人将死去的儿子埋葬在屋前的菜畦
里，孤独一人生活着。一个风雨之夜他平静地接
待了两位留宿的商人，并编造一些美丽的故事与
客人攀谈至深夜，最后也在这个风雨之夜孤独的
死去。老人内心的孤寂与行为举止的平静形成强
大的反差，这反差间蕴藏着一种罕见的生命力
量。同样，在《夜》中“我”与几个同伴因迷路而投
宿到一个老人的家里，老人平静地陪我们谈了一
夜闲话，而“我”却在早晨发现老人的家里有一具
死尸。在这里，老人不动声色地接受了降临到自
己头上的苦难，其间所表现出的生命的端庄与尊
严，传达着一种人性的高贵。《生》中那位玩傀儡
的老人，惨淡、艰难的生活着，而在这惨淡的经营
中，却不乏生活的热闹，每次老人都是很热情的
表演傀儡，并且总是让傀儡王九战胜傀儡赵四。
由此，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与死亡相关的故事，当
老人以儿子死亡故事的演出来获取自己艰难的
生存时，作品的标题与故事的内容就构成矛盾的
张力，在这张力中见出一种伟岸的人性力量。

沈从文乐此不疲地抒写了一系列此类故事，
此类故事的主人公都是一个老人，没有确切的名
字，可以说是一种泛指，他们代表着沈从文小说
世界的一极，与三三、翠翠等淳朴少女一起构成
沈从文小说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共同成
为人性探索的一个症候性表达。

诚如沈从文自述：“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
人，却只信仰‘生命’”，这种“对政治无信仰对生
命极关心的乡下人”（沈从文《水云》）的身份指
认，使沈从文在充满政治纷争的时代旋涡中倾心
于日常生活的现时关怀，在人事无常的神秘感和
命运感的捕捉之中，书写生命的庄严与人性的光
辉，并将其提升至诗化的境界。然而，在时代的洪
流面前，沈从文的这种价值取向与文学抉择被现
代性的历史暴力所否定。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自然会遭受排斥乃至压抑。
1948年末，沈从文在一封信中写道：

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
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来统统
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
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
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沈从
文《无法驯服的斑马》）

以生命、人性之“思”从事创作的沈从文，此
时已然意识到在一个以政治上的“信”为文学法
则的时代，自己的文学创作即将终结。新中国成
立后，沈从文再也没有从事小说创作，文学家的
沈从文消失于历史的边际。然而，透过历史的风
尘，可以发现，沈从文以诗意化的“日常生活”叙
事对抗“必然性”掌控下的现代性历史的宏大叙
事，在人事命运“偶然性”的把摸中，呵护着一块
人性的天地，也由此构筑起一个独特的文学世
界。这在今天越发显示出无可替代的美学魅力与
文学价值，沈从文也以其丰厚而独特的小说创作
步入了现代经典作家的行列。

广广 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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